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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韶关有一个著名的风景区：丹霞山，这里产生

了一个地理概念：丹霞地貌。丹霞地貌这个概念是地

质学家、矿产学家冯景兰提出来的。

1898年，冯景兰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一个书香世

家。冯景兰与哥哥冯友兰、妹妹冯恭兰（沅君）在20世

纪50年代先后成为一级教授，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冯景兰18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20岁考取公费留

学，进入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本科毕业后，考入哥

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矿床学、岩石学和地文学，

1923年获得硕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清

华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教授。1949年后复入

清华大学，后转进北京地质学院，1957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冯景兰在两广地质、川康滇地质、豫西砂矿地质、

黄河及黑龙江流域新构造运动、工程地质学等方面做

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提出了“封闭成矿”理论，对矿

床共生、成矿控制、成矿规律等进行过精深研究，地质

方面的论著多达百篇（部）。

1927年底，冯景兰赴粤北地区从事地质调查，发现

此地遍布第三纪（6500 万年前~165 万年前）红色砂砾

岩，当即以当地地名中“丹霞”二字为之命名，此概念后

来广为人知，并被国际社会接受。

除了卓越的科学研究，冯景兰还特别专注于大学

课堂，培养了大批第一流的地质人才，宋叔和、王鸿祯、

张炳熹、马杏垣、池际尚、韩德馨、杨起、郝诒纯等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都曾受教于他。

冯景兰的教学自始至终贯穿着深深的“科学家精

神”。他备课一丝不苟，经常在教案里补充新内容；讲

课深入浅出、条理分明、生动灵活。除了注重知识的系

统性，他也看重课外教学，引导学生从标本和实物中认

识印证课堂上所学知识，理解相关理论。

冯景兰的教案总是“与时俱进”，不断地将野外考

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提炼为理论，在课堂上讲授。他

也注意第一时间吸取国外地质学新知识，编成教材，以

补充、丰富教学内容。他编写教材一丝不苟，亲自审

校，一字一句斟酌、修改，连标点符号都非常用心。

冯景兰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在西南联大地理地

质气象系任教时，讲授“矿床学”“地文学”和土木系的

“工程地质学”，头一堂课教的材料，第二堂课必提问

题，而且会给每位学生的答语一个成绩，记录在卷。如

有错误，当面批评，绝不容情。野外考察，他一定会大

步走在学生前面，学生们必须紧步才能跟上，行进途

中，遇到地质现象就详细讲解，行一路讲一路。对地质

专业苟且敷衍、行动畏畏缩缩的学生，他会非常严厉地

说：“走不了山路就别干地质！”

好的老师对学生的关怀是全方位的，冯景兰也不例

外，他总是希望学生超越自己，觉得只有如此，学术才能

进步，国家才能繁荣。曾繁礽是冯景兰早期的学生，在

一篇文章中如此说：“冯先生一直关心我的成长。解放

以后，我经冯先生介绍来东北工学院地质系任教”。在

冯景兰的教育生涯中，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冯景兰的一生其实贯穿了三个关键词：求知、授知、

创（造）知（识）。因为矢志不渝地求知，他成了杰出的科

学家；由于一丝不苟的授知，他成了卓越的教育人，并在

源源不断地求知、授知中最终抵达了创知的境界。

游宇明 据《人民政协报》

通过梁漱溟研究了解近代中国

艾恺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师从史华慈、费

正清等中国学研究泰斗，他对中国的研究路径也深受

他们的影响，大体上是从西方文化和历史学进入中国，

渐次至研究中国本身。当时美国汉学家对近现代中国

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艾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

了梁漱溟研究。梁漱溟对于汉学家艾恺的意义，不只

是一个青年学者的崭露头角，也成为他走进悠久而深

厚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窗口和路径。

梁漱溟不仅是哲学家、思想家，也是行动者和实践

者。作为新儒家的开创者，梁漱溟对于理解中国传统

文化和现代学术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乡村建设

派”，他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和中国的现代化探

索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艾恺称梁漱溟为“最后

的儒家”，强调他“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经过多

年研究，艾恺于1979年正式出版了自己关于梁漱溟研

究最有分量的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

代化的两难》，并一举摘得当年美国的费正清东亚研究

奖。他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严谨的论断和流畅的文笔，

为美国学界和公众展示了一个古老神秘的国度及其历

史文化魅力。该著作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学

术性传记，美国资深外交官、原美国派驻延安观察组成

员谢伟思高度评价此书：“《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

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是我读过的思想史传记中首屈一

指的著作。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以及梁漱溟本人的

深入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

用口述史记录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变迁

艾恺是一位历史学者，对中国地方史、中国近代思

想史研究较深。出于历史学者的训练和敏锐，他在80

年代造访中国时开展了两项重要的口述史研究。一项

是对他的传记主人公梁漱溟进行一对一的采访、长谈，

另一项是对山东邹平几百名农民进行访谈。

艾恺对梁漱溟的访谈集中在 1980 年、1984 年和

1986年，访谈内容现已整理、出版，读者从《这个世界会

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2010）和《这个世界会好

吗？续编——梁漱溟晚年口述》（2024）两本书中可知

其大概。艾恺完成《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

化的两难》时并无缘见梁漱溟，完全是透过文字认识他，

访谈过后，艾恺对他的评价是“表里如一”。对梁漱溟的

访谈不仅是印证或修订书中的判断，艾恺也将其视为认

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和理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

一个窗口和路径。对此他有清醒的认识：“我是历史研

究者，自然会希望多多保存历史资料，而梁先生……曾

经亲身经历、参与过这几十年中国文化剧变，并且和许

多重要知识分子相知相交过。”同时，艾恺认为梁漱溟仍

然是一位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与梁漱溟的深入

交谈，他认识到，善于融合多种思想是中国传统知识分

子的典型特质，而中国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艾恺对山东邹平农民的访谈主要是在1986年。梁

漱溟曾在1931到1937年间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这是

梁漱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身后他选择长眠于

此。艾恺研究梁漱溟多年，很自然地关注到邹平。

1986年艾恺去邹平进行实地调查，对当地几百位农民

进行了访谈，做了录音和记录，他当时集中关注的问题

不仅是对梁漱溟和乡村建设的回忆和评价，还对家谱、

土改、社会风俗、基层组织等问题十分关注，搜集了大

量的一手资料。之后的几十年，艾恺也常到访邹平，目

睹了邹平农村的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他于2018年发

表了《历史视野下的邹平》，将邹平视为一个中国农村

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缩影。

以全球视野认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作为一个意大利裔美籍汉学家，艾恺在美国接受

完整的学术训练，又在后半生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研究

中。他具有相当广阔的文化视野，将中国置于世界范

围内，以此来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在艾恺看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人类文

明进程中独树一帜，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都不具备的

独有特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体现为中华文明在空间

上的极强扩散性，以及时间上的极强持久性。他认为，

早期中华文明并未局限于中国古代各个王朝的边界和

疆土，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直至今天，

世界范围内其他文化中的一些成分仍然以中华文明的

某些元素为基础。而当中华文明被侵略破坏时，与其他

文明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具有极强的韧性与生命力，总是

能够在自身元素的基础上进行自我重建、自我修复。

艾恺谈道，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与西方文明的比

照中突显。他认为，在地中海文明中，无论是政治团体

还是宗教组织，都基于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具有很强

的排他性。而在中国显然是另一种情况，中国文化具

有很强的包容性，譬如古代中国对于战败方的处理方

式较为温和，更多采取后续合作和战力吸收的原则。

传统中国社会对于民间宗教信仰持一种宽松包容的态

度，不同群体间对不同宗教经文的争论，并未像西方的

神教文明那样导致严重的暴力斗争。 据《学习时报》

冯景兰的三个关键词

汉学家艾恺：由梁漱溟研究走进中国历史文化

艾恺（Guy S.Alitto）是当今最活跃的美国汉

学家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习中国历史

文化，对中国饱含热爱，中国是他心中的“另一个

故乡”。艾恺荣休前长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在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除了专注于梁漱溟研究、中

国地方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和现代化理论研

究外，他还开设近代中国研究的课程，致力于传

统中国经典选读、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教学工

作，培养了许多对中国研究感兴趣的美国学者，

为更多美国学者和公众客观认识中国架设起一

座文化交流的桥梁。

谭星


